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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有情，天地对饮。

这句话本是写家乡的，离

开家乡，在外地行走，偶尔也

提笔写上这八个字，心里想着

的还是家乡。在号称三福之地

的 福 清 ， 自 己 并 没 有 这 样 写 ，

心里反而认定这地方配得这份

情怀。

那几天，一场准台风级的

暴风雨从离福清不远的外海掠

过，将足够多雨水倾倒在这一

带的山山岭岭之上，山谷与河

流虽然被过多的雨水填塞得满

满的，却不见泥沙急流，乱石

狂 奔 。 说 满 地 的 水 都 是 清 澈

的 ， 肯 定 过 于 夸 张 ， 当 不 得

真。那湍急的山涧里，水流不

过 略 嫌 浑 浊 却 是 不 争 的 事 实 。

都言山清水秀，指的是老天爷

脾气好的时候，雨下得好，风

吹得好，阳光也播撒得好，你

好我好，百事顺遂。

那 天 ， 从 一 条 河 上 经 过 。

因为河的上游有一座水库，那

些被浅滩激励起来的浪花，白

得像飘飘瑞雪。在雪白浪花之

上一种从未见过的建筑物横空

出世，从河流的左岸跨越到河

流的右岸，中间像九宫格一样

竖着一些钢筋混凝土立柱，立

柱与立柱之间横亘着道道同样

是钢筋混凝土制成的梁，再在

梁和梁之间遍布用钢材焊接而

成的网络。建筑物的整体呈上

游 低 ， 下 游 高 的 反 坡 面 态 势 。

这种说奇怪就奇怪，说不奇怪

也 不 奇 怪 的 物 什 是 做 什 么 用

途，令人费解。挡不住突然而

来 的 好 奇 心 ， 走 一 路 ， 想 一

路，等到返程时再路过，眼前

忽然一亮，认为自己大概明白

过来，不由得好生感慨。

所谓山清水秀，得益于自

然 的 馈 赠 。 若 人 们 没 有 善 待

安 身 立 命 所 在 ， 自 然 会 产 生

震 怒 。 20 世 纪 以 来 ， 随 着 塑

料 制 品 的 广 泛 使 用 ， 曾 经 在

铁 路 沿 线 形 成 绵 延 数 千 里 的

白 色 污 染 ， 经 过 各 方 努 力 整

治 ， 得 到 根 本 控 制 。 然 而 ，

那 些 用 看 上 去 无 伤 大 雅 的 小

动 作 丢 弃 在 角 落 里 的 各 类 垃

圾 ， 随 雨 水 漂 进 河 流 ， 一 直

令 人 既 忍 无 可 忍 ， 又 束 手 无

策 。 不 知 道 福 清 这 里 其 他 河

流 上 是 否 都 有 类 似 的 建 筑 ，

这 种 将 乡 下 人 家 用 来 挑 运 泥

土 肥 料 的 竹 箕 的 原 理 ， 别 出

心 裁 地 应 用 到 河 流 之 上 ， 成

为 巨 大 的 “ 垃 圾 阻 拦 器 ”， 当

洪 水 将 这 里 一 点 、 那 里 一 些

的 垃 圾 冲 刷 到 一 起 ， 沿 着 河

床 不 可 一 世 地 流 向 下 游 时 ，

一 旦 遇 上 这 座 阻 拦 器 ， 那 些

可 恶 的 小 东 西 顿 时 失 去 继 续

下去的可能。

清流之上，更清澈的是心

灵。

再清澈的心灵也需要如清

洁垃圾这种小事情的呈现。

黄檗山上的万福寺是一座

对 东 亚 文 化 交 流 有 着 不 一 样

贡 献 的 寺 庙 ， 整 体 布 局 与 大

多 数 寺 庙 并 无 明 显 区 别 ， 某

些 题 词 对 联 颇 有 意 境 。 其 中

有 块 匾 额 令 人 印 象 深 刻 ， 上

面 的 草 书 容 易 被 认 错 ， 这 一

次 ， 我 们 把 后 面 三 个 字 认 成

是 “ 不 现 功 ”。 虽 然 可 能 不 是

书 写 者 的 原 意 ， 却 别 有 一 番

深 意 ： 真 的 做 好 事 ， 做 善

事 ， 用 不 着 到 处 显 摆 与 张

扬 ， 也 用 不 着 非 要 被 人 晓 得

和 传 颂 。 福 清 紧 靠 着 东 海 ，

有 着 国 内 县 域 唯 一 的 30 万 吨

级 的 深 水 良 港 ， 在 福 清 几

天 ， 天 天 都 在 说 海 ， 夜 夜 都

能 闻 到 海 风 的 气 息 ， 却 无 缘

与 大 海 见 上 一 面 ， 然 而 ， 时

时 刻 刻 都 能 感 受 到 与 大 海 一

样 宽 阔 襟 怀 。 而 这 便 是 最 大

最 明 显 的 “ 不 现 功 ”。 大 海 对

苍 生 的 润 泽 ， 无 所 不 在 ， 却

毫 不 在 乎 关 注 几 多 、 感 恩 几

何。

福清人林绍良是著名的爱

国 侨 领 ， 他 艰 苦 创 业 ， 心 系

桑 梓 投 资 兴 业 ， 热 心 公 益 慈

善 ， 为 家 乡 的 繁 荣 发 展 作 出

卓 越 贡 献 。 作 为 著 名 侨 乡 ，

福 清 一 地 慈 善 事 业 极 为 发

达 ， 家 家 户 户 ， 无 论 富 贵 贫

贱 ， 以 善 举 为 门 风 ， 作 为 民

间 传 说 的 三 福 之 地 ， 如 此 才

是人们所景仰的福中之福。

亲 诚 惠 容 的 福 清 ， 有 龙

溪 、 虎 溪 、 渔 溪 等 10 余 条 河

流，大小岛屿 200 多座，海岸

线 400 多公里，水拍云崖，大

浪 淘 沙 ， 处 处 尽 得 无 上 清 波

的 美 妙 。 我 所 见 过 的 那 座 拦

截 各 类 垃 圾 的 奇 特 建 筑 是 众

多 举 措 之 一 二 ， 而 像 林 绍 良

等 更 是 其 坚 实 的 内 核 。 福 清

雅 称 玉 融 ， 都 说 得 名 于 县 城

旁 边 的 玉 融 山 ， 现 如 今 这 雅

称 象 征 着 将 最 美 的 玉 融 入 最

宽 广 的 海 。 玉 虽 化 为 无 形 ，

人 们 赖 以 生 存 的 海 洋 ， 却 会

因 为 无 数 枚 美 玉 的 融 入 ， 而

显得更有魅力，更加迷人。

若
是
玉
融
若
是
海

刘
醒
龙

新中国召唤我走向舞蹈生涯

我的母亲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我走

上舞蹈生涯，似乎是‘一瞬间’的决定并曾

使父母、老师、同学们感到意外，甚至‘伤

心’过。但是回想起来是时代使然，是新中

国的诞生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母亲 6 岁开始学钢琴，师从刘金定老

师。刘金定发现她很适合跳舞，就将其送

到俄罗斯老师瓦谭柯在天津租界开办的舞

蹈学校中学习芭蕾。在两年后的汇报演出

中，她表演了 《天鹅之死》，当时天津的

《俄侨报》 曾报道称，“资华筠将成为中国

的芭蕾明星”。

母亲初中毕业考试前夕，恰逢华北革

命大学三部文工团到天津演出大型歌舞

《人民胜利万岁》。当时知名艺术家戴爱

莲、王昆、郭兰英都在演出中担任了重要

角色。舞台上洋溢的革命激情让母亲激动

得流下了泪水。演出激发了她对舞蹈的向

往和为之奋斗的决心。

功夫不负有心人。1951 年，母亲入

选中国青年文工团，赴柏林参加第三届世

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舞蹈比赛，

表演戴爱莲编排的西藏舞 《游春》，获金

质奖。

1952 年，新中国第一个国家歌舞团

中央歌舞团成立，母亲那时年仅 16 岁，

成为团里最年轻的一位演员。

戴爱莲先生的传世之作 《飞天》 是中

国舞蹈艺术的经典之作，母亲有幸成为舞

蹈 《飞天》 的首演舞者。表演时，她手中

长长的绸带仿佛成为双臂的延伸，柔美、

悠扬，带给观者绵延不尽的美的震撼与享

受。她一生中共计演出 《飞天》 千余场。

现在有的舞蹈演员舞长绸，手里拿两

根小棍儿来借力。母亲那时舞长绸，全靠

臂力和技巧。练习的那段时间，每天她的

两个手臂累到完全抬不起来，无法抬起来

梳头。

母亲的舞台生涯跨越 30 余载，她主

演或领衔主演的经典舞蹈作品如 《飞天》

《孔雀舞》《红绸舞》《荷花舞》《长虹颂》

《思乡曲》《金梭与银梭》 等，在新中国舞

蹈发展历程中都具有时代标志性意义。

1981 年至 1983 年，她与王堃、姚珠

珠合作举办“著名舞蹈家资华筠、王堃、

姚珠珠舞蹈晚会”，在全国各地巡演，引

起热烈反响。展示了她对中国民族舞蹈的

美学追求，为她的职业表演生涯画上了圆

满句号。

从舞蹈表演家到舞蹈理论家

从卓越的舞者到创立学派的舞蹈理论

家，母亲是以非凡的意志和卓越的才华成

功实现了跨度极大的角色转型。

1987 年，母亲接任吴晓邦先生担任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迎来了

人生中的一次重大挑战。直至 1999 年卸

任，她是舞蹈研究所迄今为止任期最长的

所长。

因母亲是舞蹈家出身，当时大家都担

心她缺乏理论功底。但是母亲上任后，却

身体力行地推动了舞蹈学科的发展与文化

建设。

母亲对于学习新知识、新东西求知若

渴、意志坚定。记得她有一段时间跟陈翰

生先生进修英文，回来复习笔记，每天都

到 很 晚 。 母 亲 到 舞 研 所 时 ， 已 经 51 岁

了，她学习电脑、学习打字，当时大部分

人对于电脑还十分陌生，她以超人的勇气

学习应用，把时代的科技之风带入了古老

的艺术殿堂。

理论研究的根本价值在于学术思想和

方法论创新。母亲根据多年来舞蹈实践中

的困惑和思考，在语言学家、自然科学家

的帮助下创立了舞蹈生态学，对舞蹈基础

理论建设作出开拓性贡献，在这个过程

中，她完成了从一位舞蹈家到舞蹈理论家

的“转型”。

关注并致力于非遗保护工作

母亲也是最早关注并推动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学者之一。她晚年殚

精竭虑地探讨非遗保护的理念、机制、方

法，留下了诸多著述。

她是连续多届的全国政协委员。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她就提交了“关注文

化生态保护”的提案。在 2000 年发表的

《面对新世纪的文化生态保护》 论文中，

她明确提出“非物化”文化遗产是人类

“精神植被”，应给予高度关注和保护的理

念，并倡导加快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

行立法。她的许多相关提案与建议得到了

广泛认同并在文艺界形成共识。

在国家对非遗保护进行立法之后，母

亲对非遗保护的学科分类、价值判断以及

科学保护方法等深入研究，并持续进行系

统的理论指导。

她始终身体力行，时刻关注基层及民

族地区的非遗保护。一生多次赴湘西、四

川羌寨等偏远地区考察调研，与当地民间

艺人一同起舞、一同交流。汶川地震之

后，她在第一时间连线四川省文化部门负

责人，询问羌族非遗传承人情况，并向灾

区 捐 款 ， 2010 年 还 专 程 去 灾 区 看 望 他

们。《羌族文化传承人记录集》 项目的论

证和立项，是在她的帮助下完成的。

我在整理母亲的遗留资料时，看到她

的田野考察照片，那么朴素，人晒得黝黑

黝黑的。母亲离开我们 10 年了，直到现

在，很多人在谈及她对于非遗保护和舞蹈

工作的支持时，都心怀感恩。

深厚的家国情怀

我 的 家 族 同 政 协 有 着 很 深 的 “ 渊

源”，我的外祖父是知名银行家和金融学

家资耀华，他作为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

第二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直至 1996 年

去世，近 40 年始终在政协履职。我的母

亲是第五至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也有着

30 年的政协履职经历。

这种情况，应该并不多见。

母亲是一位很“豪爽”的人，大家称

她为“资先生”，还经常称她“资大侠”。

记得 《人民政协报》 曾刊发过一篇题为

《大侠资华筠》 的文章，形象地讲述了我

的母亲古道热肠、为人真诚，愿意仗义执

言的品格。

著名舞蹈理论家冯双白作为母亲的学

生和助手，曾写文章回忆过：“文革”之

后不久，我母亲成为全国政协委员，那时

的文艺大家如文学家艾青、丁玲、冯骥

才，画家李苦禅、黄苗子，经济学家孙冶

方等也都进入了政协。开会的时候，他们

为老百姓仗义执言，为国家鼓掌欢呼。这

种将个人命运与党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

责任感使母亲深受感染。母亲在政协履职

期间，所提交的提案都充分地体现了她的

家国情怀。小到设立公共厕所，大到“非

遗”保护的实施，再到国家文化战略，都

在母亲的直言和执着中被重视和采纳。曾

经有一个素未谋面的普通女工找到她，她

听过情况后多次帮忙反映、申诉，直至问

题解决。只要老百姓有困难找到她，她都

会热心地伸出援助之手。记得我刚参加工

作不久，母亲建议我把工资的一部分拿出

来，和她一起捐给“春蕾计划”工程，资

助欠发达地区的女孩上学。

母亲培养学生呕心沥血，倾尽全力。

她常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学生比天大”！

母亲晚年身患白血病，还带着博士

生。那时，因为长期吃药，她的白细胞和

其他血项值都很低，但是每个学生的论文

她都逐字逐句看，并给予修改意见。一篇

论文数万字，每改完一篇，她的眼睛都要

严重充血。她带的最后一个学生临近论文

答辩时，她的病情已经往急性白血病转化

了，但是她说，学生不完成答辩，就不去

治疗。

在 60 多年的舞蹈生涯中，母亲执行

了大量对外文化交流的任务。据她回忆，

半个多世纪来，她访问过五大洲 50 多个

国家。新中国早期的对外文化交流令她难

忘。那时国际形势比较险恶，有的国家，

连交通安全都存在问题。比如，1956 年

出访拉美的艺术团部分同志，因特务破坏

而遭受空难。1960 年，当母亲和艺术团

的同志再次接到赴拉丁美洲访问任务时，

都抱定了“不恋乡梓地，马革裹尸还”的

信念。母亲说，当时不仅没有丝毫恐惧，

反而激发了壮烈的献身精神。这一时期，

母亲频繁执行出访演出任务。60 多年舞

蹈生涯，从 1951 年刚摘下红领巾第一次

出国参加国际舞蹈比赛，到 2007 年已是

古稀之年参加在丹麦举行的中欧文化对话

主旨发言，这些经历，让母亲对文化交流

形成了深刻的认识。母亲先后获得英国名

人传记中心的“世界杰出妇女奖”等国际

荣 誉 ， 入 选 英 、 美 多 国 的 《世 界 名 人

录》，这些出访任务使她深刻体悟到对外

文化交流在树立国家形象、提高民族尊

严、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以及促进世

界和平中的深远意义。

我从母亲的身上，看到了那代人精神

之高贵，信仰之坚定，文化的自觉，以及

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切热爱。

2014 年，母亲的 《舞蹈生态学》 获

中 国 文 联 文 艺 评 论 奖 （著 作 类） 特 等

奖。在颁奖典礼上她说：个人是非常渺

小的，不过是文艺大潮中的一滴水，但

汇入洪流就是正能量。

汇入洪流就是正能量汇入洪流就是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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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资华筠舞蹈艺术馆”近日

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新市古

镇正式开馆。

资华筠是新中国舞蹈事业

的开拓者之一、第一代中国舞

蹈表演艺术家、舞蹈理论家和

舞蹈教育家。其首演的舞蹈代

表作 《飞天》《孔雀舞》 等载入

20 世纪中国舞蹈经典史册；她

所创立的舞蹈生态学成为中国

舞蹈理论的典范，填补了中国

舞蹈基础理论空白。她也是较

早关注并积极推动国家非物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工 作 的 学 者 之

一。资华筠还是连续 6 届的全

国政协委员。

本期邀请资华筠之女王蕾

讲述母亲的生平故事。

资华筠

爬地松，一种生长在高原的灌木，它耐

寒耐旱，总与荒漠、戈壁、岩缝为伴，我在

4700 多米的申扎还见过它的身影。每当看

到它，我就莫名地生出一种敬畏——它给

我鼓舞，给我战胜困难的勇气。它身上充满

着雪域情怀、高原品格和西藏精神！

你没有高大的身躯

却把钢铁般的枝干

紧紧贴地

一丛丛，一片片

像顶顶绿色帐篷

妆扮大地

如威武的战士

把祖国疆土守卫

烈日炎炎

你撑起一把把巨伞

为母亲挡住太阳的辐射

让她的肌肤

永远靓丽

土地在匀称呼吸

张弛有度

充满活力

狂风呼啸

把旷野刮得昏天黑地

你挺起强壮的脊梁

用双臂紧搂大地

摆动树冠

向四周呐喊

守住大地

才有万物生灵

冰雹肆虐

噼里啪啦砸向大地

你挺直四肢

擎起绿色穹盖

为一个个生灵

搭起温暖的帐营

小鸟安然无恙

昆虫自在安宁

戈壁迎来短暂雨季

植被稀疏的荒漠

干渴难忍

你穿透贫瘠的沙砾

把根深深扎入大地

像一条条血管

为营养不良的土地

输送新鲜血液

你不惧高寒缺氧

不怕风吹日晒

最喜恶劣环境

永不退却

坚不可摧

生机盎然

为茫茫高原

添一抹亮丽的风景

（作者系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原

副会长）

爬地松
高扬


